
陈爱莲，1939 年生于上海， 新中国舞蹈事业奠基

人之一，舞蹈表演艺术家、教育家，第六届至第十届全

国政协委员，其代表作有《春江花月夜》《蛇舞》《文成公

主》《红楼梦》《牡丹亭》等，被誉为“东方舞蹈女神”。

1952 年考入中央戏剧学院附属舞蹈团学员班 ，

1954 年考入北京舞蹈学校，1959 年毕业留校任教，同

年主演了中国第一部芭蕾舞与中国舞蹈相结合的舞剧

《鱼美人》 而一举成名，1963 年调入中国歌剧舞剧院。

1962 年，在芬兰举办的第八届世界青年学生和平与友

谊联欢节舞蹈大赛上连获 4 枚金质奖章。 1980 年复出

后， 举办首次个人舞蹈晚会， 获文化部直属院团一等

奖。 1989 年创办陈爱莲艺术团，1995 年创办北京市爱

莲舞蹈学校，培养了众多优秀舞蹈人才。

80 岁的陈爱莲依然每天练功不辍。 这位从孤儿院里走
出来的舞蹈家， 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科班舞蹈演员， 堪
称中国舞蹈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 在 67 年的从艺生涯里，

她主演舞剧无数， 塑造了众多经典的舞台形象， “有天鹅
般的弥留 、 奴隶的挣扎 ， 也有喜儿的悲剧 、 繁漪的忧怨 ，

中华儿女的飒爽英姿。 总之彩色斑斓、 身手非凡， 开一代

舞蹈风气之先”。

对舞蹈， 陈爱莲有永不熄灭的热情：“我将舞蹈融于生
命，每天练功，每天学习，所以今天还能站在舞台上。 ”这份挚
爱也转化为责任与使命感，她甘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下
海创办自负盈亏的艺术团和民办舞蹈学校，将专业舞蹈带到
民间，让舞蹈传承后继有人。

舞蹈达成了陈爱莲的自我实现，也驻留了她穿越时光的风
姿，照见了一代代人对于美的追求。在苦难磋磨中，凭舞蹈支撑
过来的她，褪去脆弱的表皮，灵魂也愈发光明洁净，宛如挣脱淤
泥、攀出水面的莲花。

帷幕轻起，时代的红舞鞋仍在舞台上旋转不停，故事还在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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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华不朽
等在陈爱莲先生位于北京市爱

莲舞蹈学校内的家门前 ，猛一抬头 ，

便看见先生步履如风地走来 ， 她腰

杆笔直，留着干练的碎发 ，秀气的小

脸上画了精致的妆容 ， 整个人容光

焕发。

“您现在依然坚持每天练功

吗？ ” “是啊！ “她脱口而出，顺便点

开了手机里的相册 ： 里面都是她近

来练功的照片 ，下腰 、踢后腿 、搬前

腿……每个动作都标准利落 ， 身体

像柔软的缎带 ， 难以想象这是一位

80 岁的舞者。

很多人都说 ， 舞蹈是吃 “青春

饭 ”，陈爱莲不服 ，她看到乌兰诺娃

50 多岁还来中国演出， 普列金斯卡

娅 70 岁演 《天鹅之死 》，古巴舞蹈大

师阿丽西亚·阿隆索 72 岁演出 《吉

赛尔》， 下定决心打破年龄的桎梏 ，

一直跳到跳不动的那天。 如今，她的

同辈乃至许多后辈都已退到台下 ，

只有她一直坚持在舞蹈艺术的一

线———2017 年，陈爱莲以 78 岁的高

龄再次主演舞剧 《红楼梦 》，成为世

界上最年长的舞剧主演。

对陈爱莲而言 ， 这份最初是为

“有碗饭吃 ” 的职业 ， 早已超越了

谋生的工具意义 ， 成为了她生命中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 即便在最困难

时也不曾中断———“文革 ” 中她遭

遇第一任丈夫自杀 、 自己被监禁 、

送往乡下 “改造 ”， 练舞成了她抵

御苦难的甲胄 。 在乡下的 3 年间 ，

同去的舞蹈演员对前途心灰意冷 ，

她独自一人在土篮球场上以木棍作

把杆 ， 顶着旁人的目光压腿 、 踢

腿 ， 最终归来的陈爱莲不仅舞技没

有退步 ， 人格也愈发顽强 、 坚毅 。

此后的她开个人舞蹈专场强势复

出， 艺术生涯再攀高峰。

陈爱莲曾说 ， 年轻就是对理想

全心全意的追寻———人不是因时光

流逝，而是因为理想的毁灭而衰老 。

祝愿陈爱莲先生芳华不朽。

记者手记

【人物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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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爱莲：舞蹈融入了我的生命
本报驻京见习记者 彭丹

从孤儿院到舞蹈房

1939 年，陈爱莲出生于上海，父亲

陈锡康是警官， 母亲是一名纺织女工。

十里洋场，声影繁华 ，小小年纪的陈爱

莲经常跟着父亲外出听戏， 看电影，那

些咿呀唱响的越剧 、沪剧 ，时髦的国产

片、好莱坞片或许成了她最早的艺术滋

养，平日里便喜爱艺术 、喜爱表演的陈

爱莲憧憬起当一名演员，还去参加了一

家招小演员的电影公司的试镜。

谁料平日里陡生变故。10 岁那年，

陈爱莲的父亲突然病亡 ， 母亲因伤心

过度也不久去世 。 沦为孤儿的陈爱莲

和妹妹不得不靠变卖家里财物维持生

活， 实在没法的时候便学流浪儿去翻

捡垃圾，街道居委会见状 ，便将她们送

往了位于郊外的流浪儿童临时收容

所， 不久又转去了条件更好的上海一

心教养院。

1952 年， 中央戏剧学院老师来到

上海的几所孤儿院，为新中国选拔第一

批科班培养的舞蹈演员。陈爱莲给评委

们来了段无实物表演“找针”，当即便被

录取到了中央戏剧学院附属舞蹈团学

员班。 两年后，在班里出类拔萃的她考

上了刚刚成立的、新中国第一所舞蹈专

业学校———北京舞蹈学校。

中国的舞蹈源远流长，有过古代宫

廷里的盛典之舞、女乐之舞和金戈铁马

般战阵图式之舞，但直到新中国成立之

后，舞蹈才作为一项长期发展的文化事

业正式起步。自进入中央戏剧学院附属

舞蹈团学员班起，陈爱莲的从艺生涯便

与新中国专业舞蹈艺术的发展轨迹久

久交织。

刚到北京的陈爱莲对舞蹈理解尚

浅。 起初听学员班的老师说，自己是来

“搞舞蹈的”，她纳闷、迷茫：“舞蹈不就

高兴了跳两下嘛，还能当做一项事业？ ”

“这会是我一生从事的工作？ ”

在学员班呆了一年左右， 有一次，

剧团放映一部苏联的芭蕾舞电影《芭蕾

舞大师》， 精彩的芭蕾舞剧让陈爱莲如

触电般感动：“我看到了舞剧这一舞蹈

表演中的最高形式，还看到了世界顶级

舞蹈家们的表演，这给我上了非常好的

一课，我认识到了舞蹈是什么 ，它是一

种‘此时无声胜有声’的表演，意会而不

直白，它展示形体各方面的美 ，让你来

认识、享受。 ”

或许是电影唤醒了原本就潜藏在

身体里的艺术自觉，陈爱莲真心喜欢上

了舞蹈，对其顿生敬畏。 想起电影中的

苏联舞蹈大师乌兰诺娃，她在日记里写

道：“我要做中国的乌兰诺娃！ ”

她好强且刻苦。 在学员班，听到老

师教育落后生应该“笨鸟先飞”，陈爱莲

这只“聪明鸟”决定也要先飞，不让人超

赶。 学员们平日 6 点起床练功，没有闹

钟的她睡觉时在脚上拴上一根绳子，另

一头扔到窗外，等第二天 5 点半早起练

功的学长把自己摇醒。 起霸、 趟马、踢

腿、下腰、跑圆场———其他同学起床时，

陈爱莲已经在练功房跳得大汗淋漓。

她也从不缺席任何一堂课。每次上

课前，陈爱莲会早早到练功房 ，把前次

上课的内容再复习一遍； 晚上下课后，

大家都跑出去玩耍，她留下来看附近中

央歌舞团、戏剧团的演员排戏 ，自己在

一旁“偷师”。 相比对天赋的倚仗 ,陈爱

莲更强调一以贯之勤奋与投入。

“在戏曲界 ， 大家都知道一句

话———‘曲不离口，拳不离手’。 ”生活里

的陈爱莲没事就会旁若无人地比划起

舞蹈、琢磨起角色。 等到猛地被人一问：

“你在干吗呢？ ”她才回过神来：“哎哟，

不好意思，我刚想舞蹈动作去了。 ”

进入到北京舞蹈学院后，陈爱莲既

学中国古典舞、各民族的民族舞 ，也学

苏联芭蕾 、 美国现代舞和西欧代表舞

种。 她的文化课和专业课基本门门满

分，1959 年以全优的成绩留校任教，并

主演了中国第一部芭蕾民族化舞剧《鱼

美人》。 高超的舞技、精巧的编排以及出

色的声乐使舞剧大获成功，年轻舞蹈家

陈爱莲崭露头角。

三十多年磨一出红楼梦

1962 年夏天，陈爱莲代表中国参加

在芬兰举办的第 8 届世界青年联欢节

舞蹈比赛。 在开往莫斯科的火车上，为

了保持状态，陈爱莲干脆在火车过道里

练起了功 ，下叉 、踢腿……早中晚各练

一遍。

夏日的赫尔辛基， 身着蓝色衣裙、

手持白毛羽扇的陈爱莲翩翩而来，在箫

声鼓乐中轻盈起舞 ，顾盼之间 、浅笑迷

人。 独舞《春江花月夜》根据唐代诗人张

若虚的同名诗作改编而来，也是陈爱莲

的拿手好戏，她塑造的漫步江边 、怀揣

柔情的少女，同清朗幽辉的月夜意境相

映成趣，曾有国外观众在看过她的表演

后，直接叫她“the moon”（月亮）。 在这

之后，陈爱莲又表演了双人舞 《蛇舞 》，

接着在《弓舞》《草笠舞》中领舞。 演出结

束，观众起立鼓掌 ，她获得 4 枚金质奖

章，为中国舞蹈争了荣光。

出神入化的技艺背后少不了对角

色与戏的极尽研磨。 出道以来，出演了

形形色色的舞剧，塑造了各类迥异的角

色，她以一种饱满的工匠精神去打磨每

一处细枝末节。

在排练《蛇舞》时，陈爱莲负责演一

条“美女蛇”，“没看过哪能演啊”———为

了模仿蛇的游走 、吐信 ，本来特别怕蛇

的她专门跑到动物园去看蛇，之后又把

别人送给她的一条小青蛇养起来，日日

观察。果然，她扮演的那个目射精光、腰

肢扭动的“美女蛇”让人过目难忘。

1981 年，中国歌剧舞剧院根据《红

楼梦》创编了一部古典舞剧，邀请 41 岁

的陈爱莲出演林黛玉一角。 陈爱莲从小

就生得纤细瘦弱 、心思敏感 ，本就与林

黛玉有几分神似，再加之把握了原著精

神，几百场的《红楼梦》演下来 ，观众直

称她为“活林黛玉”。

1997 年，首届中国国际歌剧舞剧年

在中国举办。 陈爱莲接过节目单，发现

上面大部分节目都是“洋货”。 有感于中

国古典舞的缺位 ， 她找到原剧导演于

颖，下决心一同复排舞剧 《红楼梦 》，自

己仍饰演“林黛玉”一角。

那年她 58岁。 有媒体给出标题：“年

过半百的陈爱莲再次饰演林黛玉” ，一

时间舆论哗然，有人担心她年纪大了，演

不出少女情态；有的人臆测她是“舞霸”。

之前， 在各年龄角色间不停跨越的她从

未想到剧中年龄与实际年龄的出入问

题，外界的质疑反而让陈爱莲思考：她特

意去观察 14—17 岁小姑娘的走姿和神

情，从里到外地还原书中的林黛玉。

在陈爱莲心中，林黛玉是那个可爱

的、怀揣憧憬的少女，真挚勇敢、思想高

洁， 那些一味将她塑造成尖酸刻薄、病

病歪歪的表演是扁平与浅薄的。 在进贾

府这一序幕中，刚出场的陈爱莲收敛了

寄人篱下的悲切，反倒突出了她刚进贾

府的新鲜感和一派纯真。 曾有观众在台

下问道：“都演了第 3 场了，陈爱莲怎么

还不出来？ ”“陈爱莲是哪个，是不是演

贾母的那个？ ”等到最后才恍然大悟，舞

台中央那个风流袅娜的林妹妹正是陈

爱莲。

“人家看完我演的林黛玉总是特别

喜欢。 ”陈爱莲笑道，“我特别突出她内

心阳光、好的东西。 在我看来林黛玉有

四气 ， 一是由绛珠仙草幻化而来 ‘仙

气’；二是出身钟鸣鼎食之家的‘贵气’；

三是满身的 ‘才气’； 四是招人喜欢的

‘人气’ 。 ”正是舞台下对原著的研读、

对角色灵魂的把握才赋予这个角色的

立体与丰富。

后来 ，陈爱莲多次复排 《红楼梦 》，

30 多年里， 大大小小的演出算下来有

近千场。 每回复排，陈爱莲都要重新看

一遍 《红楼梦 》里宝黛钗的爱情线 ，同

时在作曲 、舞美 、编导上有所创新 ，在

抓住原著精髓的同时 ， 寻找适应当代

的审美表达。 有一回 ，演到剧中的 “黛

玉葬花”一节，陈爱莲发现这出长长的

戏有些松垮 ， 已无法抓住习惯了快节

奏表演的观众 ， “自己也演得越来越

累”。 怎么办呢？ 她看到一位舞蹈家开

的画展 ， 里面有一幅画是桃林里绸花

飞扬，如缤纷的落英，联想到 《葬花词 》

里的 “花谢花飞飞满天 ”，陈爱莲立即

来了灵感 ，将 “葬花 ”一节中原本长长

的舞段改为迅疾的绸花舞 ， 浪漫化的

处理让观众如临其境 ，每次舞到这段 ，

都有如雷掌声响起。

舞蹈艺术的燃灯者

有人曾问陈爱莲，为什么多次复排

舞剧《红楼梦》，是不是对林黛玉这一角

色情有独钟？

“情有但不独钟 ，我不光热爱林黛

玉 ， 也热爱我出演过的所有舞剧的角

色。 ” 陈爱莲答道。事实上，痛心于诸多

优秀民族舞剧或彻底流失 、 或后继乏

人，她不光想过复排 《红楼梦 》，也想过

复排自己曾演过的舞剧《鱼美人》《文成

公主》《小刀会》《牡丹亭》等等，但都苦

于财力人力有限，或找不到精通中西舞

蹈的男演员而只得作罢。

“西方的 《天鹅湖 》跳了 100 多年 ，

中国有哪部这样的传世之作？ ” 陈爱莲

对民族舞剧的传承忧思关切 ：“这些年

我国优秀舞剧的传承有所缺失、有所断

层。 没有创新就不能前进，但创新有一

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必须继承优秀

传统这一基础。 ”

现在演出的舞剧陈爱莲也看过不

少，但有时会看不下去。 她发现表面的

繁荣下掩盖的是浮躁：一部剧投下去好

几百万元，没演几场就匆匆收摊 ，就为

了评个奖；真诚而犀利的文艺评论少之

又少 ，大多是吹喇叭 、抬轿子……对艺

术有着严苛追求的她似乎与这一切都

格格不入。

其实 ，说起艺术与商业 、与民间的

打交道，陈爱莲有不少发言权。 上世纪

80 年代， 国家号召文化艺术体制改革，

但当时很多人不理解改革的必要性，更

不愿意先站出来 ， 听到陈爱莲赞成改

革，便对她说：“你行你试试。 ”

“试试就试试！ ” 性格执拗的她下

海成立了新中国第一个以舞蹈家个人

名字命名的“陈爱莲艺术团 ”，做了 “第

一个吃螃蟹的人”。 在经营舞蹈艺术团

的几十年间，陈爱莲硬是从一个舞蹈家

变成了劈山架桥、 身兼数角的团长，一

边跟民营企业打交道 、拉赞助 ，一边带

着团队到各地演出 ， 到过深圳的歌舞

厅，也登过小县城里的破旧舞台。 有时

候演出匆忙，刚演完上一场 ，妆来不及

卸、衣服来不及换就狂奔到下一个演出

地，疲劳又狼狈。

在波涛汹涌的文艺市场中，陈爱莲

终于“踏出一条路”来。 她的艺术团不仅

赚得了第一桶金 ， 还一直发展到了今

天。 更重要的是，她和团队把专业舞蹈

带去江湖民间，让人看到“阳春白雪”和

“下里巴人”也可以相映成趣。

1995 年，听了国家领导人关于发展

职业教育的讲话，深受触动的陈爱莲再

次赶先，投资创办了北京市爱莲舞蹈学

校，把多年的舞台实践编成教材，悉数传

授给学生。当初为建这所学校，她花光了

艺术团赚来的所有积蓄，钱不够，又卖掉

了准备给两个女儿做结婚嫁妆的两套房

子。 如今，这所学校已经走出了 2000 余

名舞蹈专业人才，其中有许多在舞剧里

做了主演，拿了大奖。从致力于民族舞剧

的恢复到舞蹈艺术的散播与传承，陈爱

莲就像一名燃灯者，让舞蹈艺术的光亮

穿越时空的区隔，照耀得广大、持久。

陈爱莲常想 ， 人总是要走的 ， 但

有很多东西带不走 。 她说这世上有两

个陈爱莲 ， “一个是艺术的陈爱莲 ，

一个是肉体的陈爱莲 。 我不能跟着人

肉体的消失而消失 ， 我要让舞蹈艺术

永放光彩。” 如今， 她最强烈的愿望便

是 “当一个肩膀”， 承载无数的学生前

行 ： “现在 ， 我就当个肩膀 。 我愿意

托举太阳， 托起希望。”

《春江花月夜》剧照。

《霸王别姬》 剧照。

60 岁时的陈爱莲翩翩起舞。

陈爱莲饰演的 “活林黛玉”。

《文成公主》剧照。

陈爱莲近照。 视觉中国

陈爱莲寄语： “舞之魂 在于情”

(除署名外， 均受访者供图)


